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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闲乐

滥用国家管制药品现象这两年上升，很多人直到被民警抓获都没意识到自己已涉毒

安眠的“蓝精灵”提神的“聪明药”，全是毒品！
■本报记者 王闲乐

6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在“6·26”国际
禁毒日来临之际， 记者从上海市禁毒办获
悉，去年全市新发现吸毒人员 4882人，同比
减少 969 人；截至去年底，上海有吸毒人员
36529人，同比减少 4743人。近三年来，上海
吸毒人员总量、新发现吸毒人员数量均连续
下降。

与此同时，本市这两年滥用国家管制麻
醉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现象明显上升。

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人直到被民警抓获，都
没意识到其实自己是在吸毒。“和吸食传统毒
品相比，滥用药品看起来更温和、更隐蔽，但
危害一样大。”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说。

滥用国家管制药品令人担忧
上海男子苏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帮好

友购买“安眠药”，竟构成贩卖毒品罪。

去年 9月，苏某收到一位好友发来的微
信，对方自称睡眠不好，想向其购买 3板名为
“蓝精灵”的安眠药。巧的是，苏某曾在朋友圈
看到微商江某“晒”过此药，于是联系了江某。

两人谈妥以每板 1500元的价格成交，苏某收
到货后， 转手以每板 5000元的价格卖给好
友。两人在进行交易时，被警方当场抓获。今
年 6月 11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以贩
卖毒品罪对苏某、江某等人提起公诉。

据江某交代，这些“蓝精灵”是 2018 年
初托朋友从国外购买， 共 10板 1000粒，最
初是给家里老人治疗失眠用。 老人停药后，

她便把剩余部分放在朋友圈售卖。

“根据我国刑法和禁毒法规定，毒品不
仅仅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
因等，还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
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本案承办检
察官介绍， 安眠药在我国系精神类处方药，

没有医生的处方不能随意购买。 本案中的
“蓝精灵”更不是普通的安眠药，其主要成分
是国家规定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氟硝西
泮，具有催眠、遗忘、镇静等效果的同时，与
酒精同时服用会产生类似食用摇头丸后的
快感，长期服用会成瘾。

“江某、苏某等人明知‘蓝精灵’属于国家
规定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 且有不法分子拿
它当摇头丸使用， 仍为获取非法利益贩卖给
他人，因此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检察官说。

近年来，类似因滥用药品构成吸毒的案
例在上海屡有发生， 除了 “蓝精灵”，“聪明
药”也是常见的一种滥用药品。

去年 7月，邮政部门发现一件从印度发
往上海的可疑邮包。 民警迅速前往邮包寄送
地址，在收件人施某签收时当场将其抓获。从
邮包中，民警发现两盒阿莫达非尼药片，俗称
“聪明药”。施某交代，他在公司担任财务，经
常要参加各种考试，才铤而走险买“聪明药”

提神。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购买该“药物”，此时
已服用阿莫达非尼成瘾。随后，虹口检察院以
涉嫌走私毒品罪对施某提起公诉。

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像“聪明药”

原本是用于帮助多动症患者保持镇定的处方
药，在我国也被用于治疗发作性嗜睡症，但未

经专业机构诊断和医生开具处方，擅自购买、使
用、贩卖等行为，便与毒品违法犯罪行为无异。

令人担忧的是，年轻人往往是滥用药物的
主要人群。谢某只有 18 岁，为了寻求刺激，她
经常在酒吧服用 “蓝精灵”。“吃了后玩得更尽
兴，回家也睡得更好。”谢某说，她每次去都吃
半粒，吃完就通过网络渠道从日本购买。在被
普陀警方查获时，谢某已染上毒瘾。

邮寄管制药品入境涉嫌贩毒
这些药物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境外，通过

邮寄或随身携带方式入境。

今年 5月 20日， 邮局海关关员发现一件
从我国台湾邮寄往上海浦东的可疑邮件， 邮件
申报名为“茶叶、保健品”，拆包检查后，海关关
员从中查获劳拉西泮 70片、溴西泮 84片、佐匹
克隆 56片，均为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目前，该
邮件已被查扣，待进一步鉴定甄别后查处。

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去年上海海关查获

166起个人进口涉麻醉、 精神类药物的邮包案
件。今年以来，增幅更是明显，1月至 4月已查
获此类案件 146起， 相当于去年全年的 87%，

涉及国家规定管制的一类、 二类精神药物 30

余种，数量从数十粒到 1000多粒不等。

这些可能涉毒的国际邮包给本市禁毒工
作带来全新挑战。一方面，如施某、谢某这般滥
用药物成瘾， 实际上构成吸毒的现象大量存
在，迫切需要从源头管控和查处；但另一方面，

这些药品的部分购买者实名寄递，声称用作治
疗失眠、癫痫等疾病，或用作减肥，一概以吸
毒、贩毒论处也不恰当。

针对这一新情况，今年 6 月，市禁毒办会
同有关部门出台对查获个人经国际渠道进口
涉麻醉、精神类药物处置办法，明确此类药物
符合我国法律对毒品的界定范畴， 一经发现，

海关应当一律先行查扣。如果收件人确有正当
医疗需求， 可以凭本人或直系亲属的身份证
明，以及国内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开具的相关

证明，向海关申报，查验后视情处置。对于持有
数量超过所持有处方剂量、未向海关部门申报
或申报不实，但也没有采取藏匿、伪装等方式
逃避监管的，海关部门可以没收邮包，并对当
事人处以行政处罚。但如果具有藏匿、与境外
人员共谋伪装寄递，明显超过合理自用范围等
行为，海关将移交属地公安机关依法查证和从
严处置。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总的来说，这个处置方案体现了宽严相济
的刑事法律政策，既明确了法律法规，从严查处
管制药品进口，防止非法进口或流失、滥用行为
的发生，又从合理性、人性化角度出发，对特殊
情形下确实出于治疗目的而对第二类精神药品
有需求的当事人做了区分。”市禁毒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 无论如何这些药品都受到国家严格管
制， 若非国内确实没有替代药物和持有具有资
质医师的证明， 不建议个人从境外购买，“这些
药品都具有很强的成瘾性， 所以才要靠医生处
方购买，严格遵从医嘱、控制用量。”

上海特殊管理药品监管系统显威力

可预警非法贩卖滥用药物
管制药品购买“一网统管”

“咦， 现在买个黄连上清片也要登记吗？”前
些天，市民汪先生有些上火，便像从前一样，通过
“饿了么”在一家药房下单两盒黄连上清片。在支
付时，却弹出一个界面，提示该药品为疫情防控
药品， 需填写购买原因及身份信息方可购买。这
是上海在零售药房特殊管理药品监管系统的基
础上，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所推出
的应用，可通过实名登记购买“退烧止咳”类药
物，第一时间发现、核查、甄别那些潜在新冠肺炎
患者或高风险人员。

“事实上，这套系统最初是出于禁毒工作需
要， 为了及时发现国家管制药品的滥用行为。没
想到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发挥了作用，至今已协
助、配合疫情流调近 2 万人次，为疫情防控工作
提供了支撑。”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说。

尽管国家一贯坚持严格管控麻精药品，但实
践中这些药品滥用或流入制毒渠道的问题时有
发生。为此，市禁毒办、市卫健委、市公安局等部
门今年联合启动医疗机构特殊管理药品监管监
测工作，借助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及时预警、及时
防范。

“我们投入使用了特殊管理药品领药人终端
采集设备，通过‘刷脸’取药等方式，对超标领药、

用药等行为及时预警，有效追踪药物滥用人以及
违规开具、售卖的机构。”记者了解到，该系统在
全国尚属首创，今年初启动以来，到 4月底，全市
37家试点医疗机构共采集麻醉药品和一类精神
药品领药记录 3845条，领药人 939人。

按计划，到今年底，全市各类医疗机构将基
本实现对所有特殊管理药品监管监测全覆盖。到
明年上半年，完成全市所有医疗机构特殊管理药
品监管监测信息化、智能化，实现对全市特殊管
理药品进、销、存等信息的闭环管理，并能主动防
范、预警药物非法贩卖、滥用等行为。

除了加强对特殊管理药品全环节监管外，今
年 5月底，市禁毒委还启动上海禁毒智能化管理
服务预警平台建设。据介绍，该平台是在上海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的总体
框架和要求下， 为健全本市毒情监测预警体系，

深入实施禁毒大数据战略，以禁毒工作“一体化”

“智能化”为目标，统筹整合各区禁毒委、市禁毒
委各成员单位现有业务系统，实现对全市涉及禁
毒“人、事、物、网”全流程全链条全环节管理，有
效改变过去禁毒业务领域分散、 管理效能不高、

精度不够等问题。

“第一期目标是建立统一的涉毒人员和易涉
毒物品管理、涉毒案事件分析、涉毒行为预警、工
作绩效评估等内容。”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上海市禁毒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对非
列管重点化学品和可用于制毒设备的管理，市禁
毒办还在抓紧制定相关信息采集规定，推动实现
易涉毒物品的全流程监管， 防止有关化学品、设
备的非法流失或流入制毒渠道。

上海去年查获大麻量大幅增加

境外留学吸大麻治抑郁
回国后网购自用被公诉

长相帅气、谈吐斯文，澳大利亚名校硕
士毕业，有一份稳定工作，这样一位年轻人
却因为走私毒品罪被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

今年 3月，某物流公司配件员李某正在
派送包裹，其中一个包裹收件人写的是“贾
某”，地址是一家便利店。他将包裹送到时却
没有此人。当天，李某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
包裹是他的，李某按要求再次将包裹派送到
便利店。包裹送到后，“贾某”还是没出现，而
是被闪送平台快递员黄某取走，并送到某写
字楼快递代收点。随后，张某在取件时被守
候多时的便衣民警抓获，起获 15支大麻烟。

2012年，张某患上轻微抑郁症，在心理
医生的指导下， 开始服用抑郁症药物。2016

年 10月，张某去澳大利亚留学，因生活环境
变化和学业压力，他出现严重的焦虑和失眠，

心理医生建议可以吃安眠药或吸食医用大麻
来缓解症状，张某选择了后者。回国后，张某
通过一个美国朋友购买了 15支大麻烟，即使
对方曾明确告知这并非医用大麻， 张某还是
下了单。承办检察官指出，张某从境外网购非
医用大麻，虽是自用，但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
法第 347条的规定，属于走私毒品犯罪。张某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检察院遂以走
私毒品罪对张某提起公诉。

去年以来，上海有关部门查获多起从境
外走私大麻的案例。记者从市禁毒办获悉，上
海有大量外籍人员及留学归国人员， 滥用大
麻的现象已影响到本市， 吸食大麻者占比逐
年上升。2017年和2018年，本市分别查获大麻
10千克、15.4千克，去年则猛增至52千克。

■本报记者 王闲乐

上海海关
人员今年查获
的一份境外可
疑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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